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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国一直等到夜深人静

爹的呼噜声响起，才开始跟小
西说。他怕万一说了后———不，
不会是万一，是肯定———小西
会跟他吵，到时夹在父亲和妻
子中间的那个场面，他想都不
敢想。何建国是这样开的头：
“跟你说个事吧小西，”这时他

明显感到小西身体一下子绷紧
了，但还得硬着头皮说下去，
“我爹说，想给我们盖房子。”

“盖房子？给我们？”小

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何
建国搂着她脖子的手加了点
儿力，告诉她是真的。小西追
问：“在哪里盖？在你们村？
……太好了！就是说，从此以
后，我们也有两处房子了，忙
时住城里，闲时住农村……”

不能再让她误会下去
了，希望越大打击越大。何建
国咬了咬牙，一不做二不休
直奔主题：“小西，盖房子需
要我们出钱！”

小西这才恍然大悟，才
又一次痛彻体会到何为白日

做梦。当得知总共需要八万
块钱让他们出六万时，她生
气了。“跟你爸说，那房我们

不要了！”何建国沉默，意思
是，该说的他都说了，没用。
“不要也不行！凭什么呀？我
们北京有工作有家，闲着没事
跑你们农村盖什么房呀？吃饱
了撑的啊！给一大家子人盖的
房子，总共八万块钱我们就得

出六万，纯粹是敲诈！”
“他们也是好心，愿意

老了的时候跟儿女们住在一
块儿……”何建国为父亲辩
解，自己都觉着没有底气，
“况且，为我上大学，他们花
了不少钱。从我上大学离开
家后，家里一直是我哥我嫂
子照顾……”

这些话顾小西听了不下

一万遍。是啊是啊，当年投入
了，现在就得要产出了。好

吧，既然是算账，那就好好算
算清楚。“何建国你给我听
着，你上大学的钱，现在早就
超额还给他们了。从你刚开
始工作，月月给他们钱，还给
他们买东西，查查看，你们家
哪个带‘电’字儿的东西不

是我们买的？电话都是我们
给装的！”何建国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听她数落。小西恨
道：“去，跟你爹说，说实话，
说你挣的并不多，很有限，说
你也需要钱，你也很困难！你

现在还欠着银行的几十万贷
款没有还！”

何建国只是不动，小西
心里一阵悲哀，显然她指望
不上他，这一切最终还是得
她来出面收拾。于是她起身，
下床。何建国以为她要上厕
所或喝水什么的，没在意；直
到看到她往身上套衣服时才

一下子反应过来她要干什
么，慌得从床上跳起来去拦
她。小西使劲推他。“你不跟
他说我去跟他说！我宁肯当
恶人，也不做穷人！”
“小西小西小西！”何建

国紧紧抱住她，“小心肚子里

的孩子！”小西这才一下子
不动了，片刻后，流泪了。何
建国心头不由得一阵悸痛，
下巴轻轻放在妻子蓬乱的头
发上声音低低地道，“我跟我
爹谈小西，你别着急。啊，别
着急……”

小西仰起满面泪水的
脸，食指在丈夫明显憔悴了
的脸上轻轻滑过，流着眼泪
喃喃：“建国，你现在是个还
没有长成的萝卜啊，他们这
么急着吃你的缨子，萝卜可
就没有了啊……”

次日下午，小西约着陈
蓝老师去了位于京西万柳的
“大取舍”。“大取舍”是一
家高档茶社，顾小西准备和
陈蓝好好谈谈书名的事，《我
被包养的三年》征订是七万，
而书名《人比黄花》却只有

五千。她要和陈蓝谈谈这中
间的利益关系。顾小西现在，
太太太太需要钱了。

昨天晚上，何建国答应
她，他跟他爹谈。但是，能不
能谈得通呢？要是谈不通，
怎么办呢？她能为了六万块

钱，就跟何建国离婚吗？别
看问题多，核心就一个字，
钱。如果有钱，那些问题还算
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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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

智将军的说法，此时此刻的麦
克阿瑟，已完全进入了“思维
盲区”。

自10月25日以来，“联

合国军”已陆陆续续抓到了不
少俘虏。这些人不懂朝鲜语也
不懂日语，一问就问出是中国
人。而且从两水洞逃回来的韩
军官兵们都说，他们遇到的中
共军队最大兵力是师一级。按
理，这已经足以证明这样一个

事实：中国军队已经出兵朝鲜。
可麦克阿瑟那个低能弱

智的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
比少将，仍然睁着眼睛说中
国的干预是潜在的，而非现
实。而且，就算中国人已在朝
鲜，也不必大惊小怪。麦克阿
瑟也认为中国人不过是虚晃
一枪而已。

早在11月4日，西线撤
过清川江的“联合国军”的头
又往前一探一探的时候，彭德
怀就看出来了，虽然挨了一顿
板子，但麦克阿瑟向鸭绿江边
前进的意图仍然很执着。他压
根儿就没有醒过神儿来。
“联合国军”虽经志愿军

严重打击，但主力未被击破，
对志愿军的真正实力仍处在
朦胧之中，对自己的空中威力
还十分迷信，没有放弃进至鸭

绿江边的意图。既如此，我们
何不满足人家这个愿望，把他
放进来，再创造一次各个击破
打大歼灭战的机会呢？

这时的麦克阿瑟，的的确确

呈现出典型的弱智临床症状。
东京、伦敦、华盛顿的报

纸和广播，都在为麦克阿瑟大
吹大擂，对于“联合国军”的
进止位置，他们每天都有详细
的新闻报道。历史上大概从来
没有任何一位大军统帅像他

这样，把自己的计划毫无保留
地暴露给对手。北京总参谋部

和大榆洞作战室的参谋们，只
需从每天的广播中，就可以知
道“联合国军”如今大致的位
置和进展情况。

“我左翼部队第八集团
军部队的强大攻势不可阻
挡，”“联合国军” 总司令对
着记者们作出英雄豪迈状，
“任何抵抗都将是软弱而无
希望的；我的右翼部队阿尔蒙
德的第十军，在强大的海空部

队配合下，将会处于非常有利

的地位。左右两翼在鸭绿江江
边的会合，从实际意义上说，

那就是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请问将军阁下，你是否

确切地知道目前有多少中国
军队在朝鲜？”记者们问道。
“3万正规军和3万志愿

军。”麦克阿瑟毫不犹豫地冲
口而出，“而且这些部队已遭

到我空中优势的巨大打击，战
斗力微不足道。”这完全是这
个 70岁老顽童的即兴发挥，
甚至连威洛比这样编制数据
的老手，也没有向他提供过这
样准确区分过的情报。

就在麦克阿瑟在作这番

即兴发挥的同时，中国人民志
愿军西线部队6个军23万余
人，已分别转移至定州西北、
龟城、泰川、云山、德川以北及
宁边以北地区，完成战役展
开，对冒进的美第八集团军
13万敌军形成 1.76倍的兵

力优势；而东线第九兵团3个
军15万余人已在司令员兼政
治委员宋时轮率领下，由辑
安、临江入朝。他们在“联合
国军”昼夜不停地实施空中
侦察轰炸的情况下，秘密隐蔽
地进入朝鲜东部山高林密道

路崎岖的盖马高原，接替第四
十二军，完成战役集结，全力
担任东线作战任务，对当面的
9万 “联合国军”形成 1.66
倍的兵力优势。

第九兵团在秘密机动中
表现出高度的素养，15万人

的大军开进，竟完全未被敌空
中侦察发现，堪称现代战争伪
装史上的一大杰作，以致后来
被对手尊为奇迹。

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前
线部队已达 9个军 30个师
38万余人。这是麦克阿瑟所

说3万人的12倍。你说麦克
阿瑟的弱智还有没有救？

彭德怀觉得该出手了。

IJ

大一的上学期，我就在

跷课、约会和歌舞中度过。当
时的中山北路有一家经常高
朋满座的 CafeColumbia，
形式像是昔日的沙龙，座上
客多半是画家、诗人和玩音
乐的大学生。

某天晚上我坐在咖啡屋

里面向楼梯的位置，一抬头
看到一名西方男子正走上楼
来。如果以偷懒的方式形容
他的长相，你可以说他有点
像大一号的阿尔·帕西诺
（AlPacino），但是气质显
得深沉多了。他的脸孔窄长
而英俊，眼神习惯性地需要闪

躲，不知为什么我顷刻间便生
起一股想要安慰他的欲望。他
相当自觉地走上楼来，带点不
安地在我身旁的空位坐了下
来。他不停地抽烟，又一再地
把烟放在没有烟灰缸的桌面，
桌面有些倾斜，那支烟顺着斜

度滚到了桌边，我用食指轻轻
地把烟挡住，他这才看见戴着
金丝边眼镜、穿着熊掌鞋的
我。我想他一定比我年长许
多，看起来已经有些社会经验
了。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做
Don，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表演结束后他和诗人歌

手杨弦用英文交谈甚欢，我
没什么机会打岔。十一点了，
我告诉大家我的宵禁时间已
经到了，他看了我一眼，有点
不解地问道：“你这个年龄

竟然还要遵守宵禁？” 我笑
着告诉他说：“如果我不回
去，很快就会变成南瓜。”他
邀请我和杨弦周末到他龙江
街的住处一同玩即兴音乐。

周末我如期赴约，他替
我开门时我看见他上身穿了

一件砖红色的紧身背心，下

身是条卡其裤，我站在门框
上和他打招呼时发现他个子

很高，手臂的肌肉强而有力。
他把我从门框上抱了下来，
我问他有多少厘米高，他说

一八三；父亲的身高是六英
尺，他比父亲还高了一英寸。
他领我走进他的房间，杨弦
已经在座，说真的，我当时多
么希望杨弦能立刻消失，不
过我仍然戴上了友善的面
具，坐在地毯上听他们玩音

乐。我毫不闪避地盯着他看，
他则偶尔抬起头来害羞地瞄

我一眼，然后低下头去玩他
的吉他，吹他的迷你口琴。

好不容易他们结束了即

兴演出，杨弦有事先行离去，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很奇怪的
是，我和他独处时竟然觉得整
个神经系统都松了。他告诉我
他的父亲是派驻在东南亚的
外交官，他从小跟着父亲迁来
迁去，好不容易在吉隆坡交了

一些朋友，不久又要迁往陌生
的新加坡。他是犹太与爱尔兰
混血儿，既有犹太人的深沉与
敏感，又有爱尔兰人的旷达，
不过犹太的成分更大一些。他
说他上爱荷华大学时是聂华
苓的学生，很喜欢中国文化与

禅；二十七岁的他最大的志愿
是成为真正杰出的作家。介绍
过自己之后，他开始询问起一
些有关我的背景，我简单描述
了一下家里的情况，他起身说
他晚上还要上课，改天再打电
话给我。我身上的汗毛全体竖

立地等候了三天，三天后他终
于打电话到家里邀我去看电
影，就这样我们开始约会，一
个星期见面两次。

Don有一股哀伤而敏感

的诗人气质，被动、寡言之中
带着一份自保的警觉性。一向
有点霸道的我，只有这样柔软
的劲道能使我臣服。一个月后
我无意中在他的抽屉里翻到
一封情书，我的直觉没错，他
确实对我隐瞒了一些心事。

那天，他很诚实地告诉

我，他已经有一位中国女友，
是从美国学校毕业的学生，现
已赴美念书，他们仍然有书信
往来，可他不确知自己是否愿
意进入定局。我的占有欲像八
爪鱼般从蜷曲的状态开始向
外伸张，我要求他和女友做个

了断，否则我就要自行退出。
他后来果真写信给伊蒂，正式
结束了这段关系。

K=LMNOP

我清楚地记得见到叶浅

翠那日，是初秋的某个晌午，
天气好得叫人想犯罪。

那时，我是一名心理系二
年级研究生，主修恐惧焦虑
症，评估和帮助因为生活中遭
遇不幸事件受到伤害的人们。
基本我没有闲暇时光，除了学

习、实验，其他课余时间我都
会待在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咨询中心全名为：西
川大学向日葵心理咨询中心。
这名字听起来土了吧唧的，是
我取的，无他，只是应景。在办
公室的窗外有一排向日葵，大

叶婆娑。
叶浅翠来的那天，一个纤

细的身影在向日葵花丛后一
闪，我无来由地抬起头来，视
线正好捕捉到她俏丽的身影。
我肆无忌惮地欣赏着她行云
流水的步伐，忽然意识到她的

目的地是向日葵办公室，顿时
慌了手脚。我手忙脚乱地想把
桌子收拾一番，有些结巴地
说：“你……你是来向日葵办
公室的吗？”
“本来是的。听说有位罗

教授……”她打量着我，“想

来你不是。”
我连忙说：“我是他的学

生，罗教授很少来，我是心理
系二年级的研究生。我叫陆
林。”

她微微眯着眼睛凝视着
我，迟疑不定。看得出来，她有

种倾诉的渴望。我又是搬椅
子，又是倒水，再坐定时，方才
的局促不安已消了大半。

她与我隔着桌子对坐着，
微微一笑，嘴角抿出好看的弧
形，“我叫叶浅翠，大一新
生。”

我好奇地问：“你找罗教
授有什么事吗？”

她深深地凝视着我，似乎

在掂量我是否是值得信赖的
人，半晌她才接着说了下去。

她说，那件奇怪的事情发
生在暑假里，离现在也就是一
个多月。高考结束了，录取通
知书也收到了，她卸下身上的
重负，和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
一起去平凉旅游。

叶浅翠一行六人在平凉

玩得十分开心，第三天决定去
爬山。那山名叫莲花，据说是

因为山顶有天池，一池碧水里
长年盛放着粉色的莲花，故而
得名。那天是 7月 15日，大
家在山顶烧烤东西，吃完又东

逛西遛了一圈，度过一段惬意
的时光。下山的路绕来绕去，

走到黄昏时，还在半山腰，而
且开始起雾了。

这雾来得毫无预兆。六个
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雾气漫了
过来，顷刻便笼住身前身后，
视野受阻，只可以看到前后同
伴隐约的影子。当时戴磊———

这次旅游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说了一句话：“这雾来得好诡
异。”他叮咛大家手牵手，一
步一步地往前走，宁肯走得
慢，也不要失散了。

走着，走着，叶浅翠觉得
有些不对劲。尽管她看不清

楚，但依然能感觉出来，这不
是下山的路，好像是平行地往
山的深处走去。一股冷气从脚
底沿着脊柱窜到全身。叶浅翠
颤抖着声音喊戴磊、黄忆秋、
席红、刘在宏、杜乔林。没有一
个人回答她，前面的人依然牵

着她向前，后面的人依然被她
牵着。

终于，她忍不住了，大叫
一声：“你们到底是谁？要带
我去哪里？”依然没有人回答
她。周围一片死寂，令人不安。
叶浅翠一咬牙，使劲地拉前面

的手。前面那人毫无阻力地被
拉到了她的面前，近在咫尺，
她看得清清楚楚！她看见的是
自己！就好像面前放着一面镜
子，将叶浅翠映了出来一样。
可是那时，两人的手还是拉在
一起的。

叶浅翠松开了手，后退了
一步。这一退便撞到了后面的
杜乔林身上了。她慌张回头，
正好对上他的脸。后面的人根
本不是杜乔林，却又是另一个
自己，露出惊恐万分的神色，
盯着叶浅翠。

那是什么样的一种诡异
感觉。站在两个自己中间，叶
浅翠呆呆地立了一分钟，终于
忍无可忍，大叫一声。


